以現實緣起為依止_以形而上的真心為依止
《華雨集第三冊》」( Y 27p192~194 )：
「佛法」的解脫道，是以正見samyag-dṛṣṭi為先的；慧如房屋的梁棟那樣的重要。
初期「大乘佛法」，直體勝義，同樣的以般若為先導，觀一切法虛妄無實，但假施設而契入的。
「佛法」的涅槃nirvāṇa，在『般若經』中，是空性、真如tathatā等異名。空觀（『瑜伽論』名為空性勝解）的開展，有種種空──七空，十四空，十六空，十八空，二十空的建立，是勝義空。
「佛法」說三學──戒，心，慧，以慧而得解脫。
初期「大乘佛法」說六度──施，戒，忍，進，禪，慧，依慧為導而行菩薩道，依慧而得無生忍。慧──般若，是比禪定進一步的。
但出發於現實觀察的方法論，在後期「大乘佛法」中有些不適用了。如大涅槃，如來藏，我，自性清淨心，佛性等，是從崇高的信仰與理想而來的，只能以無數的譬喻來說明，是一般人所不能知，現實正觀所不能得的。如在世間哲學中，這是近於神學，形而上學的。
依禪定而來的瑜伽行派，沒有忘失緣起，但由於是「唯識（現）」，所以說：經說一切法空，是說遍計所執自性parikalpita-svabhāva空。『楞伽經』也還這樣說：「空者，即是妄計性句義。大慧！為執著妄計自性故，說空，無生，無二，無自性」（大正一六‧五九八下）。
依他起自性para-tantra-svabhāva，是緣起法，是虛妄分別識，這是不能說空的。於緣起法（唯識現）離遍計所執自性，契入真如、空（所顯）性，是勝義有的。
這樣，勝義空觀被局限於妄計自性，所以經說「一切法空」是不了義的。但空性由空所顯，所以空性、真如是無分別智nirvika-jñāna所證知，還是慧學。
「真常唯心論」以如來藏，藏識（本淨）而明一切唯心，所以外境是空的，妄心也是空的。阿賴耶（本淨）為惡習所熏而變現的，妄心、妄境都是空的，如『密嚴經』說：「藏識之所變，藏以空為相」（大正一六‧七七三下）。這就是『大涅槃經』所說的：「空者，謂無二十五有」（大正一二‧三九五中）；『勝鬘經』所說的「空如來藏」。如來藏、自性清淨心體──空性智，無垢智，與清淨佛法（功德）相應不相離的，是不空的；說「一切法皆空」，當然是不了義的。眾生本有的清淨智體，不是勝義觀慧所及的；唯心與修定有關，所以如來藏、藏識（本淨）我，是清淨的深定所觀見的。『大涅槃經』說：「是大涅槃，即是諸佛甚深禪定」（大正一二‧四三一中），不是與『密嚴經』有同樣意趣嗎？
修定──修心而開展出唯心說，唯心說重於禪定的修驗，可說是非常合適的。
總結的說，以現實緣起為依止而明染淨的，重於般若；以形而上的真心為依止而明染淨的，重於禪定。
� 《中觀今論》：「我法在世俗中是有，第一義中不可得。但真如法性，雖然世俗中無──非世間境，而勝義中是有的。所以三乘聖者所證的真如法性，是妙有，是不空。這是對於中觀勝義空者下一最有力的質問！這種思想，在大乘佛法中是有的，但不是中觀宗。如唯識學者說：般若經中的一切法空，是約遍計執無而說，或約三無性說，依他、圓成是有，經中沒有顯了說。真常唯心論者與西藏覺曩巴派：以為《般若經》所明的一切法空，是約破除眾生的世俗情執，而真如法性或真我，是不可說為空的，是妙有的。龍樹論引用此文，到底要怎樣去解說﹖須知《智度論》的體裁，是廣引眾說而有所宗極的。叡公敘《智論》說：「初擬之始，必舉眾說以盡美；卒成之終，則舉無得以盡善」。興皇也說：「領括群妙，申眾家之美，使異執冰銷，同歸一致」。《智論》確是廣引異義的，或縱許，或直奪，而以歸宗畢竟空的奧極為宗。《般若經》說：「為初學者作差別說」；「為初學者說生滅如化，不生滅不如化，為久學者說生滅不生滅一切如化」。這是說：為初學者說法，如生死、涅槃，虛假、真實等，說有差別的二，這是方便而是不了義教。約究竟說：則生滅不生滅一切如化，一切性空，此是如實了義說。因為從無性的假有看，一切是如幻如化的假名；從假有的無自性看，則一切是畢竟空的。」( Y 9p221~222 )





